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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聚米堪图，深夜梆鼓，

历史恩怨。施琅面对“海图”

读着自己的过去、现在和未

来⋯⋯

公元 年（清王朝康熙十九年），是康熙皇帝玄烨平定吴三

桂、耿精忠、尚之信“三藩之乱”的第七个年头。这一年，春天的蕙

风，夏天的薰风，秋天的金风挟带着全国各个战场呈送塘报的“哒

哒”马蹄声，接连不断地驰入北京，铸造着年轻皇帝玄烨亲政以来

的第一个辉煌。朝廷为了张扬平叛战争的声威，适时地摘取塘报中

的喜讯佳音，以黄绢作纸，大字书写，制成“告示”，接连不断地张贴

于午门东侧道路衢口一架特设的木榜上，供京都黎庶阅览。

湖南战场：叛乱首恶、自立周国，自称周帝的吴三桂，于前

年（ 年，康熙十七年）八月病死于衡州后，其孙吴世番继位称

帝。在清军安远靖寇大将军、贝勒察尼和岳州水师提督万正色的率

军反攻下，克长沙，复衡州，水陆夹攻岳州，吴军将领陈珀等人投

降，吴军全线溃败，吴世番退守贵州。湖南全境收复。



第 2 页

陕甘战场：清军抚远大将军图海，带着叛而复降的陕西提

督王辅臣进京。王辅臣原是吴三桂手下的总兵官，附吴三桂叛乱，

被吴三桂封为平远大将军，曾扰临洮、洮州、河州、兰州、秦州、绥

德、延安、定边诸城，大乱陕甘，两年前兵败平凉投降。朝廷赦其叛

乱罪，复其原官，加太子太保，树起了一个“招抚”的典范，平息了陕

甘叛乱。

四川战场：清军陕西提督赵良栋、甘肃提督张勇、平凉提

督王进宝，分三路挥师入川，与吴军大将王屏藩决战于保宁，王屏

藩兵败自杀，清军乘胜进击，收复了顺庆、略阳、成都、建昌、兴安、

巫山、夔州、重庆诸城。四川叛乱平息，俘吴军将军以下官员一百多

人，现正在押往北京途中。

浙赣闽战场：附吴三桂叛乱，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的耿精

忠（耿仲明之子），在清军康亲王杰书、贝子赖塔的率军反攻下，先

败于长乐、饶州，再败于浮梁、乐平、宜黄、崇仁、三败于仙霞关，在

清军进逼福州中，势穷投降。现在押往北京途中。受吴三桂、耿精

忠“遣使联络”的台湾延平王郑经，率领兵马三万，战船三百艘，在

厦门登陆，参加“三藩之乱”，曾占据泉州、漳州、兴化、邵武、汀州、

潮州、惠州七府，在清军康亲王杰书、福建总督姚启圣、水师提督万

正色率军反攻下，先败于乌龙江，再败于兴化、泉州、汀州、漳州，三

败于厦门、金门，全军几至覆没，现已丢弃沿海岛屿，败回台湾。浙

赣闽全境收复。

广西战场：附吴三桂叛乱，自称安远王孙延龄（孔有德的

女婿）及其叛将柳州提督马雄已死，马雄之子马承荫，降而复叛，已

被平南将军、贝子赖塔押进北京，并将在午门外斩首。

广东战场：附吴三桂叛乱、被吴三桂封为招讨大将军、辅

德亲王的尚之信（尚可喜之子），已被康熙皇帝赐死于广州，其亲信

叛将广东总督金光祖、巡抚佟养钜已在押往北京的途中。

云贵战场：清廷已命令定远平寇大将军、贝子彰泰、绥远

将军蔡毓荣、勇略将军赵良栋向云贵进军，康熙皇帝同时颁诏招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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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军将领胡国柱、郭壮图、夏国相、吴应麟等人，最后围歼吴世璠的

战斗即将开始。

捷报，接踵而至的捷报，一日一新的捷报，驱散了七年来笼罩

京都的凝重沉寂。木榜之前，人山人海，议论之声，如涛如潮，形成

了康熙十九年北京街头的一大奇观。

捷报，东西南北的捷报，激动人心的捷报，慰藉着年轻皇帝“殚

思焦虑”的壮心，安定着朝廷百官“莫知所归”的惊心，宽适着京都

黎庶”希冀安宁“的忧心，展现了战乱即将结束的光明前景。紫禁城

内的百官，若癫若狂，酒宴连日，弹冠相庆；紫禁城外的黎庶，欢欣

鼓舞，鸣鞭放炮，秧歌塞巷，沸腾的北京城迎来了天高气爽的金秋。

就在这金秋九月第三天的黄昏时分，一张白绢大字书写的“布

告’，贴上了午门木榜，展现在京都黎庶眼前：

台湾奸细朱霖（男，三十五岁），阿鳗（女，十七岁），潜

入福建、北京，窃取军情，结交故旧，图谋不轨。赖圣上洪

福，被我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将军和平南将军贝子赖塔

捕获。该两犯狡滑奸诈，冥顽不化，供词支离游移，包庇同

党。现已查明：奸细朱霖，乃台湾海贼巨首刘国轩水师左

虎卫陈公飞的参将；奸细阿鳗乃海贼陈公飞留在福建之

女。经刑部审讯议决：康熙十九年九月四日辰时一刻，由

贝子赖塔和万正色将军监斩，于午门外刑场处以极刑

这是平定叛乱战争七年来在京都第一次张榜杀人，而且将在

午门外开斩，这种不是献俘，形同献俘的特殊举动，自然引起了人

们的特殊关注和兴趣。当这张白绢黑字的“布告”映入人们的眼帘，

似乎有一股冷森之气凛遍全身，拥挤争看的人群在一阵沉寂之后，

骤然哗声腾起，沸沸扬扬，各抒所见：有的诅咒台湾郑经“贼心不

死”，有的赞扬赖塔和万正色“办事精明”，有的叫嚷奸细朱霖“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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杀”，有的惋惜少女阿鳗“冥顽”，有的打听“海贼巨首”刘国轩是何

等人物，有的询问海贼陈公飞的“左虎卫”是何种官衔，更有几位京

都年少，高喊着少女阿鳗的名字，对其腰身、姿色、容貌瞎猜胡扯。

突然，一位年近三十岁的锦衣汉子跳到木榜前，指着“布告”上奸细

朱霖、阿鳗的“罪状”，神采飞扬地高声喊道：

“爷儿们，这里瞧，这‘窃取军情’四字写得明白，可这‘军情’从

哪里‘窃取’，就叫人糊涂了。你我百姓的口袋里有‘军情’吗？朝廷

一般官员的袖桶里有‘军情’吗？‘军情’在哪儿？在执掌军权将军

们的嘴巴里，在参予军机大臣们的脑袋里⋯⋯”

木榜前的人们停止了议论，望着“布告”上“窃取军情”四字，都

愣神犯傻了。

锦衣汉子适时地提高了嗓音：

“爷儿们，再往这里看，这‘结交故旧’四个字写得可是大有文

章，台湾奸细的‘故旧’是谁？总不会是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吧？总不

会是身居北京城的八旗、绿营将领吧？这些人不是台湾奸细的‘故

旧’，而是台湾奸细的‘对头’⋯⋯”

木榜前的人们似乎一下子通悟了，在唧唧喳喳的议论中，不约

而同地把猜度的目标，对准了二十多年来陆续归顺朝廷的原郑成

功、郑经的部将，有人竟然喊出了郑鸣骏、周全斌、何义、黄廷、杨

富、陈蟒、施琅等人的名字。木榜前的人们一下子神情凝重紧张了：

这么多的郑军投降将领住在京都，而且有的已居朝廷内大臣的高

位，不正是怀揣“军情”、为台湾奸细“结交”的“故旧”吗？

锦衣汉子看着人群神情的变化，得意地笑了，然后清清嗓音，

大声说道：

“请诸位爷儿们再看这十个大字：‘供词支离游移，包庇同党’。

这十个字真是妙不可言，请大伙转动心机想想，这‘支离’两字是什

么？大概是挤一点，说一点，不成套、不完整；这‘游移’两字是什么？

大概是一会儿说这个人，一会儿说那个人，说法不定，讲事太多；这

‘包庇同党’四个字才算是说明了要害，可见‘同党’之多，不是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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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，也不是两个。我敢担保，明天清晨这一刀下去，准会牵出一群大

个的奸细来！爷儿们，明天清晨到这儿看热闹吧！”

木榜前的人们附和着、起哄着、喧嚷着“、噢噢”地吼叫着，引得

四周街巷里的人群蜂拥而来。

在这片哗声议论、高声猜度、起哄吼叫的人群中，一位身体单

薄、面容清秀、着装朴素的年轻学子，神情凝重，沉默不语，目光久

久停留在“布告”上。也许他也对这张特殊的“布告”有着特殊的关

注，也许他也在琢磨“窃取军情，结交故旧”这八个字中含有的杀

机，也许他也在品味“供词支离游移，包庇同党”这十个字的可怕含

意，对周围人们的议论、喧嚷和那位锦衣汉子的慷慨激昂，并未特

别留心，仍陷于自我的沉思之中，只是在人群中喊出“施琅”这个名

字的刹那间，他周身一凛，面色变得苍白，额头的汗珠渗出，滚落在

他消瘦的面颊上，他惊恐地向锦衣汉子一瞥，心头不禁一震：这不

是都察院给事中孙蕙大人的长公子吗？他急忙低下头颅，转身挤出

了人群，沿着大道旁一排落叶的杨柳桑槐，加快步伐，急匆匆地向

东走去。落日的霞光照映着他单薄的身影，身后木榜前不停腾起的

喧嚷声、吼叫声似乎追赶着他、鞭笞着他，他终于拐进一条北去的

胡同，拐入了一片霞光照不到的黄昏阴暗中，在一座门楼高耸、嵌

有“内大臣施府 牌的官邸前，他摆脱了身后那种声浪的追逐，气

喘吁吁地敲响了厚重的朱红大门。

门开了，他一阵头晕，体力不支地跌进门里，被年已六十岁的

老门人施祥双手抱住：

“二公子，你，你这是怎么啦

他神情慌张地转过身来，抬起门拴“，咔嚓”一声关上了大门。

老门人施祥惊诧：

“二公子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？”“老爷在哪

“在书房。”

“我，我要禀报老爷⋯⋯”说着，他拔腿向后院书房走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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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门人施祥急忙追上拦阻：

“二公子，你忘了，老爷在书房，除了六公子世骠奉侍外，是不

许任何人打扰的。”

他闻声嘎然止步，转过身来，抓住老门人的双手：

“大伯，求求你，带我去书房见老爷吧！”

老门人连连摇头：

“世纶啊，老爷近几年来的脾气越来越坏，这是他定的规矩，我

也不敢啊⋯⋯”

二公子施世纶情急“，扑咚”一声双膝跪倒：

“大伯，灾祸就要落到咱们施府了！”

老门人施祥一下子惊呆了。

内大臣施琅的府邸，是京都六位内大臣府邸之一，也是一座三

进屋宇建筑的四合院，其规模的宏阔，气势的宏大，仅次于京都诸

王贝勒和四位辅政大臣的 年，康熙七王府、相府。十三年前（

年），朝廷在东南沿海实行海禁，以断绝粮食、布疋、铁、钉、油、麻等

物，对台湾郑经集团进行经济封锁，企图以此逼迫台湾郑经答应议

和，除强令沿海五十里地区居民举家内迁外，并撤销福建水师，尽

裁水师兵将，焚毁战船，身为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，被调进北京任

内大臣之职。这座庭院就是朝廷对他“隆重优遇”的体现。

这座庭院，和其他五位内大臣的庭院一样，也有堂皇的亭台楼

阁，也有彩饰的曲径回廊，也有精巧的假山花园，也有典雅的客厅。

但有一处，是京都所有府邸，包括诸王贝勒的府邸，绝对没有的。那

就是以后进五间屋宇改作的一座独特的书房。这座书房里最重要

的“典籍”，是用绿豆、白米印制的。

在施琅闲居这座庭院的十三年里，紫禁城内的争斗，闹得你死

我活，辅政大臣索尼病死，辅政大臣鳌拜专权，辅政大臣苏克萨哈

被鳌拜杀掉，皇帝玄烨亲政，鳌拜伏诛；紫禁城外“，三藩叛乱”爆

发，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广西、广东、福建、陕西、甘肃、湖南、湖北、江

西、浙江等省的平叛战争，打得天昏地暗，可这座庭院里的主人，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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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寂寞安闲地度着这烽火不息、战马嘶鸣的岁月。内大臣的职责，

原本就是虚无的“协助领侍卫大臣掌院领侍卫亲兵”，原本就是名

誉上的“与散秩大臣翊卫扈从”，原本就是文字上的“皇帝出巡时的

前引”，原本就是一种有职无权的安闲啊！

十三年过去了，这座庭院更变得冷清沉寂了，堂皇的亭台楼阁

已经陈旧失色，彩饰的曲径回廊已经褪色剥落，精巧的假山花园已

辟作菜地瓜架，典雅的客厅已尘漫杯盘，唯有那座独特的书房，却

变得更加完备、更加充实、更加精致、更加辉煌了。它是施琅十三年

来呕心沥血的结晶，它是施琅十三年来翻阅历代二十一史，借鉴古

今成败和历代名臣名将言行的课堂，它是施琅十三年来精神寄托

的场所，它是施琅十三年来才智谋略驰骋的天地，它也是施琅十三

年来卧薪尝胆、希冀飞腾的起点。近半年来，施琅的昼夜几乎都是

在这座书房里度过的。

老门人施祥带着二公子施世纶，穿过回廊，登上书房门口的台

阶，轻轻地拉开房门，刚刚跨进门槛，耳边突地响起一句森厉的喊

声“：掌灯。”

这是施琅的声音，声威瘆人。老门人施祥胆怯地停步，二公子

施世纶惶恐地倚墙恭立。施琅身边一位少年，一声应诺，便轻捷快

速地点燃了四周蜡台上的烛火。烛光跳动，眼前突地展现出一片浩

瀚碧绿的海洋和海洋中银色的岛屿港湾，四壁变蓝了，书架变蓝

了，门窗变蓝了，烛光变蓝了，书房里似乎骤然腾起了隐约的涛声，

涛声似乎送来了天风海雨的雄迈壮阔。二公子施世纶瞠目了，老门

人施祥口呆了：这是一幅“台湾、澎湖海域图”啊，硬木作框，高出地

面一尺，纵约二丈，横约三丈，几乎占据了五间屋宇的全部。这幅

“台湾、澎湖海域图”，铺绿豆作海洋，堆白米作岛屿，清晰鲜明，一

目了然，台湾似一片荷叶，横卧水面，抵浪柱涛，彭佳屿、棉花屿、花

瓶屿、龙屿、鹿屿、琉球屿、七星岩、兰屿、绿岛、龟山岛、钓鱼岛似颗

颗珍珠，环岛列置，成众星拱月之状，不沉不没，闪光放彩；澎湖似

一朵梅花，临流开放，澎湖岛、吉贝屿、白沙岛、渔翁岛、八罩岛若绽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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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的花瓣，簇簇生辉，相依相恋；在台湾、澎湖港湾里，排列着用竹

枝制作的无数袖珍船只，那是郑军刘国轩的水师，并用半尺长、三

寸宽的黄绫插牌，注明着船数和兵力；在澎湖、台湾的岛岸上，散布

着密密麻麻的三角形红绸碎片，那是刘国轩构筑的炮台、墙堞，黄

绫插牌上注明了墙堞长短高低、炮台的位置、炮型和兵力的多少。

我侧一方的海坛岛、南日岛、湄州岛、金门岛、厦门岛、东山岛、南澳

岛，从北至南，倚大陆而立，条条红线从港湾伸出，蜿蜒于碧绿海

面，通向澎湖、台湾，黄绫插牌上，分别注明着航程水道。

洞悉敌情的海图，克敌制胜的海图，随着敌情变化而不断完善

的海图，在烛光的跳动摇曳中，托出了一个波涛汹涌、战帆高扬、烽

烟弥漫、杀声嘶吼的战场，也托出了“海图”西侧，高踞坐椅、披衣散

发、神情凝重、纵目东眺的施琅。他似乎没有察觉老门人施祥和第

二子施世纶的到来，目光如箭，牢牢地盯着波涛汹涌中的澎湖岛。

掌灯少年、施琅第六子、十六岁的施世骠站在父亲身边，焦急

地望着老门人和哥哥，几次目视他俩赶快离开，以免因打扰父亲思

索而受斥受罚，但施祥和施世纶浑然不知，两颗心都跌入这幅翻滚

着烽烟波涛的“海图”里。

二公子施世纶心悟了。他本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，在施琅的八

个儿子中，以“敏而好学”“、苦节自厉”而得到施琅的喜爱，因其自

幼多病，体弱单薄，施琅禁其接触兵事，也禁其进入这座书房，以免

分散心力，影响学业上的长进。今夜，他第一次闯进这座书房，就被

这幅“海图”吸引了，而且很快通悟了这幅“海图”的奇特和珍贵。这

就是父亲十三年来心读手著的“典籍”啊，这是一部天书，这是一部

大书，这是一部活书，也是一部亘古以来只能用心解读的奇书。可

父亲这颗苦心、恒心、用心、忠心，朝廷理解吗？皇上理解吗？贝子

赖塔和都察院弄笔舞墨的大人们理解吗？十三年来忍辱负重的父

亲啊！他抬头望着神情专注、把全部心血才智投入眼前这片海域的

父亲，眼湿鼻酸了⋯⋯

老门人施祥一颗苍老的心发热振奋了，他原是施琅身边的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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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亲随，跟随施琅在海风海浪中跌滚了二十多年，他了解这条条红

线标出的条条水道航程对扬帆行船的重要，他清楚掌握敌情对生

死搏斗的重要，他更明白施琅眼前所作所为的重要，这一切都关连

着千万水师兵将的生命，都关连一场海战的胜负啊！昔日海风海浪

中的火热生活，似乎一下子健壮了他的躯体，搅热他的心肠，骤然

间觉得自己年轻了，他笑咪咪望着年已五十九岁的施琅，似乎也变

得年轻了。是啊，那健壮伟岸的身躯，仍带着海风海浪锤炼出的剽

悍；那棱角分明的脸庞上，仍带着海风海浪雕凿的威严；那浓黑如

剑的双眉，仍带着海风海浪凝成的英气；那炯炯环睁的眼睛里，仍

带着海风海浪激发的刚烈；那紧闭稍垂的唇角，仍带着海风海浪存

留的狂傲；那双着地有力的脚板，仍带着海风海浪摇憾不动的坚

定。老门人施祥似乎回到了过往的年月，进入了当年亲随的角色，

以亲兵独有的相知和骄傲，护卫着主帅进攻的凝重思索，注视着主

帅思索中的神情变化，等待着主帅的最后决策，倾耳等候着主帅即

将发出的军令。他此刻紧紧抓住施世纶的一只手腕，暗示二公子

“莫要作声”，施世纶在对父亲的一贯敬畏中领悟了，紧紧咬住了牙

关。施祥的手越握越紧，握紧了施世纶衔在牙齿舌尖的“木榜布

告”，也握紧了这座书房里烛光燃烧的宁静。

在这宁静得沉重、宁静得死寂、宁静得慑魂销魄的紧张中，施

琅久久审视澎湖的目光锃亮、急切、进逼和高度凝聚，整个的身形

气质也变得全神贯注，重心高提，两肩张耸，气息凝屏、势欲腾起，

似鹰鸷翱翔俯视已发现猎物，似黑豹伏卧待击已盯住了目标。施祥

的心一下子提到了胸口，他知道，主帅已窥见了敌阵薄弱的要害，

已到决策的关键时刻，该作出战船进攻的安排了。果然，施琅的目

光从澎湖慢慢地移动，移向波涛翻滚的海洋，移向湄州岛通向澎湖

的水道，移向晋江湾通向澎湖的水道，移向金门岛通向澎湖的水

道，移向铜山港通向澎湖的水道，并在铜山港通向澎湖蜿蜒的红线

上停留下来，紧皱眉头地沉思着。施祥的目光也随着主帅的目光移

动，当看到主帅的目光在铜山港通向澎湖的水道上不移不离时，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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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：这条水道，暗礁密布，非技高航手不敢航行，

且春秋之际，南风少有，额头上的冷汗涌出，着实为主帅即将作出

的决策担忧了。突然，施琅的目光抛开了铜山港，一下子跳落在金

门岛，并随着金门岛伸出的红线直射澎湖。施祥精神一振，几乎喊

出声来，他看得明白，主帅决策已定，要乘北风进攻澎湖了，接着便

是拍膝而起，调兵遣将，发号施令，他睁大眼睛，挺起胸脯等待着，

谁知主帅突然长吁一声，气消神散，颓然闭上眼睛。施祥的一颗心

随而下沉，全身失力，骤然间明白了主帅此时的所在：闲居京都，手

下无兵可调，无将可遣，身边只有自己这样一个亲随，已是老而无

用了。他紧握施世纶手腕的手，颓然散开，无力地垂下。施世纶却

如得到解脱，跨步向前，突然跪倒，发出了一口急切的呼叫：

“父亲，儿有事禀报⋯⋯”

施琅猛地睁开眼睛，眸子一瞥，发现了跪地的二儿子，霍地站

起，怒气冲腾，正要发作，老门人施祥急忙跨步向前，以当年亲随之

礼单腿跪倒在施世纶身边，声音怆楚地拱手禀报：

“将军，二公子要禀报的事，也是重要军情啊⋯⋯”

年老亲随的出现和年老亲随亲切的军礼、怆楚的神情和怆凉

的话语，一下子触动了施琅心底十三年来积郁而成、莫名其状的愁

结，突然预感到一种不祥的降临，竭力压抑着心头升腾的怒火，怒

视着不听训示、不专学业、闯入书房的施世纶，坐落在椅子上。

施琅落座了，施世纶高声禀报了：

“父亲，五天前来过咱家的那个福建女子阿鳗，已被贝子赖塔

逮捕。朝廷今日傍晚在午门外贴出布告，说那个女子是台湾的奸

细，明日辰时一刻将在午门外问斩⋯⋯”

施琅头脑“嗡”地一震，急剧地思索着：这个名叫阿鳗的女子五

天前确实来访过，她是台湾水师左虎卫陈公飞遗留在福建厦门的

女儿，难道台湾郑军将领的女儿就一定是奸细吗？⋯⋯

施世纶似乎发现了父亲目光中的惊诧和疑虑，昂起头颅，接着

禀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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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父亲，朝廷布告写得清楚，台湾奸细阿鳗的罪状是‘窃取军

情，结交故旧，图谋不轨’，并派贝子赖塔和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将

军监斩⋯⋯”

施琅突然感到事体的蹊跷：万正色任福建水师提督，何时回到

北京？又为何临刑监斩？贝子赖塔虽为八旗驻福建的平南将军，但

对台湾郑经，怯于海战，热中“招抚”，怎么也充任起临刑监斩角色？

阿鳗“窃取军情”“、结交故旧”的罪状，分明是对着自己来的，陈公

飞原是自己昔日在郑军时的同僚，十三年前自己任福建水师提督

时，为贯彻朝廷“招抚”郑军将领的方略，曾拜访陈公飞遣留在厦门

的妻子鲛娘和这个当时只有三、四岁的女儿阿鳗，也曾对其母女二

人进行过周济安抚。难道这十三年前的往事，不仅成了贝子赖塔认

定的“故旧”，而且骤然演化成奸细举止上 噢，想起来的“结交”了

了，那天来访的阿鳗，在谈了故乡十三年来的变化之后，曾提出要

将军在厦门逮捕的台自己帮助搭救一位被万正在 湾客人，这也许

就是“窃取军情”“、结交故旧”，图谋不轨”的全部内容吧？可惜当

时在阿鳗捧出一封书信要开口诉说原委的刹那间就被自己断然

地拒绝了，既未询问那位台湾客人的姓名，又未询问那位台湾客人

因何被捕，推开了阿鳗捧来的那封书信，封住了阿鳗话未出口的嘴

巴，请那个女子离开了⋯

站在施琅身边的施世骠，听到阿鳗“窃取军情，结交故旧、图谋

不轨”的罪状后，脸色一下子就变得苍白：那人父亲之命 ，送来访

的那个女子阿鳗离开宅邸，在大门之外，阿鳗失望悲切地跪倒在

地，拿出一封书信，说是故乡一位老人问候父亲的，要自己亲手恭

呈父亲，自己当时望着阿鳗秀美的容颜、哀愁的眼睛和晶莹的泪

珠，心软了，收下了，在阿鳗的背影消失在胡同拐弯处之后，就又后

悔了。五天来，父亲居书房不出，沉默寡言，心绪不好，自己不敢上

呈那封书信，怕受责受罚，便一直压在自己的睡枕下，准备在父亲

高兴的时候呈交父亲，难道那封书信就是阿鳗“窃取”的“军情 就

是阿鳗“结交故旧”的证物？他的心惶恐不已：自己闯下大祸了⋯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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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世纶望着沉默不语的父亲，继续禀报着：

“父亲，与阿鳗同时问斩的，还有一个台湾奸细名叫朱霖，布告

上说朱霖是陈公飞手下的一员参将，是万正色将军在福建厦门捕

获押进北京的⋯⋯”

施琅心头一凛，立即感到这一事体的严重可怕，阿鳗、朱霖、陈

公飞、贝子赖塔、万正色几个人的身影在他的心头闪现打转，并迅

速形成了一个互相牵动的网络：朱霖就是阿鳗要求搭救的那个台

湾来客，贝子赖塔逮捕阿鳗也许就是这个网络中最关键的一环，其

矛头也许就是指向自己。他忽然想起三年前长子施世泽、侄儿施明

良在福建海澄战斗中兵败被俘，郑经“优容厚待”的传闻，心里着实

有些紧张了⋯⋯

此时，施世纶惶恐激昂的禀报，恰好击中了施琅心底的紧张：

父亲，现时午门外木榜前人群聚集，愤情激昂，都察院给事中

孙蕙大人的长公子借机煽风点火，声称明天辰时一刻午门外刑场

一刀下去，将从归顺的郑军将领中牵出一群大奸细来！父亲，儿担

心三年前大哥世泽，堂兄明良在海澄兵败被俘的事，为朝臣所用啊
”

⋯

施琅猛地双手击椅，双目环睁，眉发张耸，大手一挥，一声怒

吼，制止了施世纶的禀报：

“走开！都给我走开！”

紫禁城神武门门楼上的二更鼓声恰在此时敲响，低沉的鼓声

撞击着施琅的心，他身靠椅背，目光变得黯然失神，刹那之间，似乎

衰老了许多。

施世纶、施世骠、施祥都在二更鼓声悠长的颤动中离开了，带

走了搅动这间书房的一切生气，消失了六子施世骠轻捷快速的身

影，消失了次子施世纶惶恐急切的声音，消失了年老亲随施祥找回

的年壮时的英姿豪情和衰老的情谊忠诚，连眼前这片海洋和海洋

中的岛屿，也消失了喧闹的声威、翻腾的狂放和砥浪柱涛的魅力，

留下的只是一片窒息一切生气的寂寞和一片白惨惨、空落落的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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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。瘫倚在木椅上的施琅，目光呆滞地望着眼前的“海图”，不再是

读海洋、读水道、读澎湖港湾、读台湾防御、读刘国轩的水师战船、

读郑经的恃海自傲、读波涛的凶险、读风信的莫测，而是在寂寞的

孤独中，望着沉默的海洋岛屿，读着自己，读着自己的过去、现在和

过去记忆中的酸甜苦辣，现时面对着的险阻未来 难堪，未来希

冀中的不可捉摸。

他的目光停落在福建沿海的晋江港，苦涩了，湿润了：

那儿有一个“海图”上看不到的偏僻村落，名叫石狮村，村东头

有一间低矮的草屋，就是自己的出生地。童年朦胧的记事，除了海

风吹折横卧的林木、海浪漫溃沙化的田野、半亩全家为生的菜圃和

因淘气闯祸被父亲几次责打外，只有父亲的赤背劳作、母亲的赤脚

车水、雨潦时的菜圃汪水和父亲蹲在屋檐下的哀声长叹、天旱时的

菜圃焦黄和母亲倚着水车、望着烈日的泣咽泪流。魂牵梦绕的石狮

村啊，你还记得五十年前的那个因淘气闯祸屡遭父亲责打的孩子

吗？你还残存着那架母亲赤脚车水的水车吗？你还倾听着母亲泪

洒水车的咽泪哭泣吗？

母亲的泣咽声融入了朝夕不息的海潮，母亲的泪水汇入了汹

涌澎湃的波涛，淘气的儿子追寻着母亲的泣咽泪水，投入了哭泣的

海洋，踏上了“海盗”郑芝龙的“贼船”，闯下了明朝王法不赦 大

祸，时年仅十二岁。海洋养育着这个孩子，海风拂抚着这个孩子，海

浪陶冶着这个孩子，摇槽、划桨、冲浪、陷阵、厮杀，很快使这个孩子

成了郑芝龙喜爱的一位少年海兵。就在这一年，侵占台湾的荷兰

人，以五十艘铁皮船组成的舰队，侵扰厦门，福建巡抚邹维琏招抚

郑芝龙为先锋，反击荷兰舰队的入侵，金门海面的一场海战，打了

两天两夜，郑芝龙以四十艘木船的劣势，击沉荷兰船五艘，俘获一

艘，赶走了入侵者，从而去掉了头上“海盗”的帽子，成了明朝的都

督同知，后又擢任为总兵官、南明弘光政权的南安伯、南明隆武政

权的平国公。这个孩子，也随而去掉“王法不赦”的贼名，成了郑芝

龙手下一名畅知风信、水性、楼槽、伍阵的年轻游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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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毕竟是神秘的。波涛是海洋的生命，是海洋的灵魂，是海

洋力量的聚集，是海洋意志的展现，一会儿把人托向浪尖，一会儿

把人抛向涛谷，一会儿使人变成鬼，一会儿使鬼变成人。这种怒海

沉浮，荣荣辱辱、生生死死的必然和偶然，在一个总角少年心里，只

是一种无知的茫然和纷乱年月无奈的机遇⋯⋯

施琅茫然无奈的目光，沿着弯曲的海岸，慢慢地向南移去，回

溯着自己生命旅途中的浪尖和涛谷，触目惊心的南澳岛撞击着他

胸中的波澜，搅动了他三十多年来一直难于忘却的辉煌和悲哀。这

辉煌带着一种泯而不灭的情义，这悲哀带着一种泯而不灭的仇恨，

这种情义和仇恨的交加煎熬，铸造了他三十年来难以摆脱的痛苦：

南澳岛，难忘的岛屿，与郑成功结识的岛屿。顺治三年（

年）十一月，清军征南大将军博洛率领大军由浙入闽，直逼福州，身

为南明隆武朝廷平国公的郑芝龙，不思抵抗，尽撤仙霞关守军，拥

兵泉州，意欲投降清军，其子郑成功以“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

驰驱，若凭险设伏，收人心以固其本，兴贩各港以中其饷，选将练

兵，号召不难。夫虎不可离山，鱼不可脱渊，离山不威，脱渊则困，愿

父思之”而痛哭谏止，郑芝龙则以“甲申之变，天下鼎沸亦秦失鹿，

故清朝而得之⋯⋯乘其招我，全军归诚，弃暗投明”而自辩，执意去

福州投降了清军统帅博洛，致使南明唐王朱聿键逃亡汀州，被清军

将领李成栋捉获杀害，郑成功的生母翁氏亦在泉州安平镇老家遭

清军奸污自缢。郑成功毅然与郑芝龙断绝了父子关系，在泉州丰川

镇孔庙祝告先师孔子说“：昔为儒子，今为孤臣，向背去留，各有作

用，惟先师昭鉴之”，遂焚烧儒服，穿上铠甲，宣言“背父救国”，与陈

辉、张进、陈斌等九十余人，乘船潜往南澳岛，仍奉南明唐王隆武年

号，公开举起抗清复明的旗帜。自己闻讯，敬慕其血性胆气，遂与弟

施显率领所部兵卒五百至南澳岛，投入郑成功麾下。这一天是十二

月五日。那天中午时分，天气晴和，水天一色，船抵南澳，郑成功迎

接于滩头。初次相晤，相见恨晚，时郑成功年仅二十二岁，身躯颀

长，英俊洒脱，神采飘逸，举止沉稳，谈吐清爽，志高意坚，也许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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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叛母亡的痛苦折磨，眉宇间有着一层浓重的积郁和杀气，虽年少

自己三岁，却有儒雅统帅之风。之后，南澳募兵、会将吏盟、组建军

旅、设立镇协、筹划方略、制船练兵、移师鼓浪屿、出战征伐，所思相

同，所谋皆合，遂成手足之谊、兄弟之欢，并以左先锋镇之职付自

己，以接剿左镇之职付弟弟施显，倚恃之重，全军少有，信任之殷，

超逾骨肉。五年间，攻破海澄、泉州、同安、诏安、惠来、潮阳、厦门、

金门、漳浦、漳州诸城，拥有兵力二十万，战船一千余艘，声势大振。

清廷震惊，着郑芝龙致书遣使招抚，郑成功以“岂有舍凤凰而就虎

豹”之语拒绝，进一步断绝了父子之情；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致书

遣使嘉勉，封郑成功为延平王，郑成功依永历年号发号施令，以示

复明的决心；东南沿海的抗清力量郑鸿逵、郑联、郑彩、张名振、张

煌言等皆致书遣使结盟，郑成功一跃而成为闽浙抗清复明的盟主。

在这辉煌的岁月里，自己的左先锋镇，成了郑成功的铁拳。顺治六

年（ 年）十一月 年）二月的和平的云霄镇战斗，顺治七年（

献“吕蒙赚荆寨战斗，七月的石桥战斗和九月 州计”攻取厦门的战

斗，成就了自己“多谋善断”“、战功卓著”“、郑军铁拳”的名声，威重

于诸镇，也助长了自己暴烈狂傲、孤志独立，既不肯苟全，也不能弥

缝的劣性，遂招致了终生摆脱不掉的大悲大哀⋯⋯

南澳岛，难忘的岛屿，与郑成功决裂的岛屿。那是顺治八年

（ 年）的正月初四日，郑成功由潮阳来到南澳，把一个关于全

军举止的重大方略，摆在诸镇将军的面前：清军孔有德、尚可喜、耿

仲明率领的大军，分别由湖南、广东进发，钳击永历朝廷的所在地

梧州；永历朝廷的庆国公陈邦傅与朝臣马吉翔、王化澄专擅朝政，

制造内乱，袭击、逼走了支撑永历朝廷的主将高一功和李来亨；当

时，梅岭、广州、桂林已经失陷，梧州孤悬，永历皇帝朱由榔朝不保

夕，特派提塘黄文携旨前来，颁诏勤王。面对着要不要应诏勤王这

个重大战略问题，诸镇将领默而不语，郑成功噙泪而语“：我家世受

先帝厚恩，捐躯难报，今有旨吊师，虽越山逾海，义当趋赴，岂暇谋

及身家。”诸将闻言，皆激昂以应，拥护应诏勤王，兵发梧州。唯自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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默然：这是明智的决策吗？永历皇帝已年近三十岁，却是一个皇室

里长大的软胎；且永历朝廷植党相争，腐败混乱，畏敌如虎，居无定

所，身为东阁大学士兼理戎政的丁魁楚，不理兵事，却热中敛财，已

于前年在清兵攻打肇庆时，丢弃皇帝携厚资逃跑了；皇帝信任的庆

国公陈邦傅，今天借高一功、李来亨之功以邀功，明日诬高一功、李

来亨之罪以取宠，携着皇帝年年逃跑，听说已“跑”得了一个“秦王”

的爵位；吏部右侍郎、东阁大学士瞿式耜听说是一个好人和贤人，

屡屡谏阻皇帝逃跑，主张整饬朝廷，联合大顺军余部急图进取，可

皇帝根本不听，可惜已在三年前保卫桂林战斗中为清兵所杀；今日

千里远征，为了一个根本扶不起的天子厮杀拚命，划得着吗？再说，

我军多系水师，长于海战，今弃长就短，舍海而登陆，与以骑射为本

的清兵决战，能操胜券吗？万一勤王失败，这五年来经营的老本地

盘就全没有了。战场厮杀，两军决战，来不得半点疏忽啊！遂于翌

日清晨，入见郑成功，因勤王之事已决，且涉及统帅威令，只能委婉

进言“：勤王之事，是臣子的本分，但施琅昨夜得一梦，西行似大不

利，乞延平王审慎思之。”当时的郑成功，虽无一语相斥，但目光之

所含，分明是失望、猜疑、痛苦所交织而成的冷漠，冷漠得使人难堪

啊！就在“入见谏言”的第二天，郑成功下发了命令：命自己将左先

锋印信兵权移交副将苏茂，支身回守厦门，听其叔郑芝豹、郑芝莞、

郑鸣逵调遣。一场“手足之谊”“、兄弟之欢”的相倚相重就此停止

了、结束了。

顺治八年（ 年）三月“，黜退不用”的事情发生了。时清军

总兵官马得功借郑成功勤王兵马赴粤驻大星岛，厦门防务空虚之

机，渡海进攻厦门，水陆失守，基地动摇，郑芝豹助敌运兵，郑鸿逵

与敌通好，郑芝莞弃厦门船运金银珠宝而逃，自己不避艰险，以无

职无权之身，仅率随员陈燻、郑文星等数十人，夜袭马得功大营，杀

败马得功，扭转了危局，并与清兵周旋于厦门、金门海面，等待郑成

功勤王大军返回，夺回厦门。郑成功在进入厦门的行赏中，以族兄

郑泰守金门，以洪旭守厦门，以陈豹守南澳，以陈朝栋为后锋镇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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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，不仅没有恢复原有的左先锋镇的职位和兵权，反而拔其副将

为左先锋镇，只是以赏银三百两和“再募兵，许授前锋镇”八字敷

衍“。再募兵”，分明是一种苛求和拖延“。许授前锋镇”，则是明白

无误地降职使用啊！

年）四月“，后劲镇陈斌叛逃乃施琅欺顺治八年（ 压所致”

的言论传开了。陈斌是郑成功的爱将，身大十围，力举千斤，作战勇

敢，职后劲镇，在郑成功征服粤东南的战斗中立有大功。顺治七年

（ 年）十一月，陈斌叛逃投降清军，据说，陈斌在叛逃时，留一

密札给郑成功，阐述叛逃之因：“施琅兄弟俱握兵权，每有跋扈之

状，动多倚兵凌人⋯⋯”言外之意，为施琅势重兵多的欺压而走。传

言醒人啊，看来，与郑成功关系的恶化，除在“勤王”上的重大分歧

外“，施琅兄弟俱握兵权”“、动多倚兵凌人”，也许就是郑成功“黜退

不用”的真正原因了。四月二十三日，自己上书郑成功，“启请为

僧”以求退保，并揣其心机。四月二十八日，弟弟施显转述了郑成功

的一句回答“：郑成功无能作伤恩事”“。无能作伤恩事”，不就是已

想到“作伤恩事”吗？

导致与郑成功公开决裂的“曾德事件”恰在此时发生了。曾德

是自己的亲随，和亲随施祥一样，都是自己从家乡带出来的。曾德

时年二十三岁，聪明机敏，武艺高强，看到自己已失势落魄，怕影响

其前程，便去郑成功处“求拔亲随”，郑成功慨然收留。自己闻知大

怒，恨曾德的另攀高枝，恨郑成功逼迫太甚，即出令箭由施祥带人

去郑成功大营将曾德拿回，并立即斩首，从而铸成了悔恨终生的大

错。五月二十日，郑成功令出：着廖达持令箭催弟施显赴提调商议

军机，显至船上，即被捆绑幽禁；着亲随黄昌持令箭围捕家父大宣

公及其家眷；着右先锋黄廷和亲随陈公飞持令箭追捕自己，自己在

副将苏茂的帮助下逃脱，父亲大宣公、弟弟施显、堂弟施福，均被郑

成功斩杀于南澳岛滩头⋯⋯

施琅似乎不敢再睹南澳岛那片血染的滩头，闭上了泪湿的眼

睛，默默吞噬着这南澳岛给予自己的辉煌和痛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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